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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 沙
XIANG SHA

昔日闻名遐迩的王爱召召庙，位于达拉特
旗王爱召镇王爱召村，距西北方向的旗政府所
在地树林召镇约 20 公里。王爱召所在地俗称

“召圪旦”，有一个东西走向、高出地面 10 米左
右的硬黄泥土塄，人称“卧龙土岗”，当年著名的
王爱召就坐落于此。

关于王爱召召址的选择也是有讲究有说道
的。那个东西走向的土岗，据当地老人说，土岗
其实是一条卧龙，龙头在土岗西头的布尔忽舒，
龙尾在土岗东头新民堡东南方向的五座塔儿。
南北两处有泉，俗称“龙眼”,天旱时，人们都去龙
眼取水。相传，早先此地水草丰美、绿树成荫，飞
禽栖息、走兽竞逐，龙眼形成碧潭，水波荡漾、鸟
语花香……

明朝万历年间，西藏三世达赖喇嘛锁南嘉
错到蒙古草原传播黄教，看中了鄂尔多斯王爱
召的这条土龙岗，要求建立寺院。28 年后，鄂尔
多斯博硕克图济农按照三世达赖喇嘛锁南嘉错
的旨意，招揽能工巧匠，收集名石良木，于万历
三十五年（1607 年）开始主持营建，经过六年的
施工，于万历四十一年（1613 年）建成。次年

（1614 年），鄂尔多斯部蒙古首领举行盛大的开
光典礼，明朝廷赐其名为“广慧寺”。

这座召庙蒙古语为乌哈格尼巴达古拉圪齐
庙，得名因博硕克图济农后裔授封郡王衔，故改
称“王爱召”。也有的资料说王爱召是“王的庙”
的谐音，因蒙古语“的”字发音为“爱”，因此民间
俗语称此庙为“王爱召”。还有一种说法是，王爱
召得名还可能是因为这个召庙太让蒙古王爷喜
爱了，老百姓就俗称它“王爱召”了。俗称王爱召
的出现，应该是在进入清朝以后。

据说王爱召也并不是鄂尔多斯地区最早的
黄教寺庙，早在王爱召建成之前，在今达拉特旗
蓿亥图乡境内就有一座召庙，蒙古语名为热系
全岭庙，也称浩钦召。据相关资料介绍，这座浩
钦召修建于万历十三年（1585 年），是鄂尔多斯
地区最早修建的寺庙。浩钦乃召系蒙古语，意思
是“旧的召庙”，这也说明浩钦召是鄂尔多斯蒙
古部在明代修建最早的召庙，而这个“旧的召
庙”相对应的“新的召庙”就是后来被俗称为“王
爱召”的广慧寺。

有资料说，从明成化七年（1472 年）到清顺
治八年（1651 年），王爱召一直是成吉思汗陵寝

“八白室”的住放地，有近 200 年的历史，也有的
说，王爱召作为一个召庙，一个固定的地理名
词，它的出现最早只能是 1607 年，而这距离清
初的顺治八年，仅有四十多年，之前根本不可能
有王爱召这个名词。而且有浩钦召这个名称召
庙的反衬，进一步证明明代中后期，专司祭祀成
吉思汗的鄂尔多斯部，其祭祀成吉思汗的“八白
室”是处于游动的状态，并不会在一个地方长久
地留存。只不过当黄教在鄂尔多斯蒙古族中兴
起以后，召庙就成为蒙古人敬佛和敬祖先合二
为一的地方了。因此说王爱召作为成吉思汗陵
寝“八白室”的住放地，大概只能从万历四十一
年（1613）年开始算起，到顺治八年（1651 年）结
束，期间不足四十年。

据史料记载，王爱召是一座规模宏大、极为
壮观的庙宇，庙占地面积约 50 亩，其中庙址 12
亩，共有寺庙建筑物约 259 间。建筑结构取藏
族、汉族两种传统寺庙样式之精华。由于王爱召
建筑宏伟，民间历来有“东藏”之称。

王爱召北枕黄河，南踩河滩草原，西靠豪庆
河。南北还各有两眼水泉，人称“龙眼”，自然景
色十分优美。王爱召的主要建筑，在中轴线上有
山门、钟鼓楼、四大天王殿、大经堂、正殿。庙内
汉宫式大经堂 49 间，建造艺术精致，殿内陈设
精美壮观；藏式建筑正殿 81 间，平房平顶，白墙
红边。东西两侧有两座钟楼，门口有四大天王
殿；南面有奶奶庙、观音堂、五道庙；北有十殿阎
君、金刚殿、靖王庙、药师庙；中部正殿后面（也
是庙的最高地）有喇嘛白塔三座。四周建有围
墙，长方形院墙外西北角有九间楼（9 间大的坟
庙），内供鄂尔多斯部祖先银质陵塔（祖宗坟塔）
13 个，坟塔大小不一，全用银制并加镀金。内有
巴图孟克达延汗、巴尔苏博罗特济农及其后代
的陵塔。其中巴图孟克达延汗的银质渡金陵塔
高七尺，里面还陈列着他使用的马鞍、弓箭等遗
物。庙南部有葛根宫及佛仓，庙北部有济农仓和
庙仓等建筑。在召庙的四周还建有 282 间喇嘛
宿舍。王爱召的喇嘛最多时达到 300 多人，民国
时期有 100 余，喇嘛中最高称号是“呼毕勒罕堪
布喇嘛”（即转世活佛）。

王爱召是鄂尔多斯地区蒙古族的宗教和文
化中心，每年都要举行各种法会。如阴历六月十
四的跳鬼节，内蒙古西部地区许多召庙的喇嘛
都来参加祭祖、敬神、念佛、跳鬼等活动。这一天
盛况空前，成了周边地区的物资交流大会，吸引
着数以万计的农牧民前来赶庙会。

王爱召是鄂尔多斯蒙古部的首次会盟之
地。天聪九年（1635 年），鄂尔多斯部归附爱新国

（即金国，也称后金，1636 年定国号为清）。“天聪
九年（1635 年），额琳臣来归，赐济农号；顺治六

年（1649 年），封郡王等爵有差，七旗皆授札萨
克，自为一盟于伊克昭”。顺治六年（1649 年），鄂
尔多斯部贵族们在王爱召进行会盟，定盟名为
伊克昭。伊克昭系蒙古语，意为大庙，大庙就是
指王爱召。此时王爱召不仅是鄂尔多斯七旗的
总庙，而且也是鄂尔多斯地区最大的召庙，还是
蒙古王爷的家庙，成吉思汗陵寝“八白室”以及
济农办理公务的场所，均在王爱召附近。

首次会盟时，鄂尔多斯蒙古部被清朝分编
为左右两翼前、中、后各三个旗，共六个旗，委派
鄂尔多斯六个蒙古贵族为各旗最高统治者—-
扎萨克，伊克昭盟这个称呼作为清代内扎萨克
蒙古六盟之一，几乎伴随了整个清朝。它和乌兰
察布盟，又共同组成了内扎萨克蒙古的“西二
盟”。乾隆元年（1736 年），又新增一旗，隶属于右
翼，称呼为鄂尔多斯右翼前末旗（俗称扎萨克
旗），伊克昭盟成为一部七旗的盟。

伊克昭盟首次会盟的主持者为鄂尔多斯左
翼中旗郡王额琳臣 （即明朝时的鄂尔多斯济
农），他除了定期召集各旗札萨克会盟于王爱
召，履行行政管理职能外，还肩负着主持八白室
的祭祀活动。但因其封地是在郡王旗（鄂尔多斯
左翼中旗俗称郡王旗，今伊金霍洛旗大部），其
驻地又是王爱召，两相矛盾，于是他为了祭祀和
会盟的方便，便将“八白室”迁往郡王旗。

会盟初时每三年举行一次，由盟长主持。除
了按规定礼仪迎接御书和钦差大臣外，还要检
阅兵丁及稽核全盟在册人数，检查军械、战马、
其他物资和战备情况，商议重大事宜。后来会盟
已成为盟内的例会，盟长或检查盟的户口丁册，
或审理本盟的主要案件，处理要事。

伊克昭盟会盟地点开始一直在王爱召，偶
尔也在郡王旗的苏泊尔汗，直到清末，时世繁
复，会盟要根据需要，临时确定时间和地点，才
不固定了。但是作为一个盟名，由王爱召首次会
盟后而得名的伊克昭，却彪名史册。

进入民国后，伊克昭仍然是一个地理称呼。
但由于清末以来，内地的山西、陕西汉族人进入
鄂尔多斯南部边缘地带和北部沿黄河地区垦
种，甚至在七旗内部也有零星垦地，清朝政府于
光绪三十三年（1907 年），在鄂尔多斯设置东胜
厅，以管辖出边汉人。王爱召附近的土地，也在
光绪二十九年（1903 年）十二月被丈放。民国后，
东胜厅改称东胜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仍然沿用伊克昭
盟的名称，简称伊盟。直到 2001 年元月，经国务
院批准，撤销伊克昭盟建制，改称为鄂尔多斯
市。

其实，日本侵略军毁劫王爱召的打算蓄谋
已久。1939 年，曾多次派特务进行过专门调查，
其后又多次派飞机轰炸王爱召。根据事先制定
的计划，飞机集中轰炸经堂等建筑，炸弹纷纷泻
下，经堂被炸塌，大喇嘛扎布当场被无辜炸死。

1940 年，日本侵略军在伪蒙古军第四师的
配合下，攻打驻扎在达拉特旗新民堡的国民党
部队（人称西军）。国民党部队受挫后，转移到王
爱召，决心与日寇狠狠对战一场。当时国民党部
队 86 师指挥部就设在王爱召里，师参谋长王白
慕坐镇指挥。“西军”张步城团的步兵，住在王爱
召里的僧房里，团部设在召南数里路的任三壕。
国民党部队还在在王爱召的周围构筑了工事，
修建了炮楼。

1941 年 2 月 9 日（农历正月十四），驻扎在
包头的日军小岛部队，出动 80 辆卡车的步兵，
在坦克车、装甲车、飞机的掩护下，从包头银匠
窑子过黄河直奔王爱召。在距离王爱召不远的
西社、刘大营子、东三座茅庵等地，架起重炮，从
下午四点开始，对王爱召进行轮番轰炸，国民党

“西军”一直抗击到天黑，实在无法坚守，遂趁夜
悄悄向南撤退。周围当时的六七十户老百姓，还
有前来王爱召观看每年一度正月十四、十五举
行的“跳鬼”活动的群众，但凡能走动的也都向

南逃到沙梁里躲了起来。当时有民谣说：牛吃
草，羊挨刀，没尾巴毛驴朝南跑。

第二天（元宵节）凌晨，日本侵略军杀气腾
腾地开进王爱召，赶走了寺庙里喇嘛和周围的
百姓，接着便开始疯狂的抢掠。召里前额嵌有宝
珠的释迦牟尼银制佛像，珍贵的成套经卷，坟庙
里的银制镀金马鞍、弓箭，成捆的壁毯、地毯、供
物、法器、浮屠以及特制的风磨铜顶、盛 23 担水
的大铜锅等，统统被装上汽车，不分昼夜地运往
包头。抢掠活动一直持续到十七日夜。至此王爱
召三百多年积累的珍宝、文物被洗劫一空。

为了毁灭民族文化和罪证，十八日清晨，日
本侵略者在召庙各建筑上浇上汽油，在僧房里
堆上干草，燃起大火，放火焚烧了王爱召，大火
一直烧了半个多月，一座雄伟壮丽的我国少数
民族文化遗产和宗教中心、已存在了 328 年的
王爱召，就这样变成了一片废墟。

1941 年 9 月，王爱召的大喇嘛曹德纳木化
缘、化布施等，筹集资金，在王爱召原召址西半
华里处一座旧小庙的基础上，重新修建了一座
召庙，把达拉特旗塔并召的佛像、法器、经卷等
移到这里，继续进行宗教活动。但这座小庙的规
模已远远不如昔日的王爱召了。

令人可惜的是，就连这座小庙在“文革”中
也未能幸免，一度被毁，现仅留存有“卧龙土岗”
的一个小仓房，原王爱召班弟喇嘛洛布森津巴
（汉名杨三明）对本门宗教矢志不移，继续在这
间小仓房中念经理佛，潜心修道，期望有一天能
重建王爱召，再现当年的辉煌。

据说王爱召之战死了不少西军，他们就埋
葬在新民堡的店壕村。2010 年 8 月 30 日,笔者陪
同宁夏日报报业集团原编辑马濯华、杨晓秋等人
在新民堡店壕村寻访了当年掩埋烈士的参与
者———92 岁的石伟士老人。石伟士老人说：“王
爱召战后他帮西军的人掩埋过 500 多具烈士遗
体，西军墓遗址就在店壕村。他们曾用二饼子牛
车从新城、王爱召和蓝四圪卜各处成批地拉运尸
体，一次拉好几具尸体,就像装玉米捆那样，尸体
压着尸体，再用绳子绑牢靠，运回来。开始先是埋
在燕家壕，但西军的人嫌那里的土质不好，又迁
到店壕，因店壕村的土质比较好。笔者问：“掩埋
烈士时有没有装棺材？穿什么衣服 ？”石伟士老
人说：“埋葬这些烈士时，都穿原来的衣服，那个
时候，去哪里找棺材呢？只有官职大的才能享用
两口瓷瓮。把尸体放进去,瓮口对瓮口埋葬。”笔
者又问：“西军的回族战士是怎么埋葬的？”石伟
士老人说：“每个人用白布裹出来, 挖一个坑,坑
里埋两到三个人。坑是垂直挖去，再分别向两边
挖洞，然后在墓上面立上砖头或木板，写上他们
的名字编号和所在的部队……”

此情已自成追忆，空留寂寞叹惋惜。如今，
每当听到有关王爱召的传说，脑海里就会浮现
出那一幕幕繁荣辉煌时的壮观和掠夺被毁时的
悲惨情景。那一段记忆，无论尘封多久，那人那
景那事都将在遗忘中重新拾起。遗憾的是，无论
如何，王爱召留给后人的也只能是些回忆与惋
惜……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农村，土地经营方式较为粗放，人们
每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为获取口粮而辛勤劳作，可即便如此
也还是有吃不饱的时候。所以，人们珍惜每一粒粮食，只要是结
出的果实，一粒也舍不得丢弃，必须颗粒入仓。“对粮食的糟蹋，
就是对老天爷的不敬，迟早会得到老天的惩罚！”这是母亲常对
我说的一句话，直到现在我依然牢记在心。如今，我每当看到有
人浪费粮食时，都会有种痛心疾首的感觉。

粮食是农民春耕、夏作、秋收、冬储的成果，凝聚了他们的
艰辛和汗水，所以在收获时，他们会将粮食颗粒无遗地归仓，但
也难免会有果实遗落的时候，一旦有遗落，也不能置之不理，一
定要把它捡回来。人们把捡漏拾遗称作“捡田”。在当时的农村，
捡田既是一个习惯，也是农事生产中的一道程序。大人们在忙
碌中看到撒落的粮食，不由自主地会弯腰捡拾，但收割后的大
片农田使他们无暇顾及其他，于是，捡田就成了小孩子的营生。
在那缺吃少穿的年代，捡田是每个农村孩子都有过的经历，夏
收时捡麦穗，秋收时捡大田，冬储时用工具捡拾埋在土里的遗
落物（如土豆、萝卜、蔓菁等）。

在我的印象中，夏天的捡麦穗是很典型的捡田项目。麦收
季节，在拔麦子（手拔）、割麦子、捆麦子和拉（运）麦子的过程
中，都会有麦穗落在地里，跟着母亲下地玩耍的孩子们，会在母
亲的指点下，把落在地里的麦穗捡拾起来交回队里。带根上场
的小麦（手拔的），在打场之前，首先要把麦根铡掉，麦根中难免
掺杂一些遗落的麦穗，母亲们（都是安排女人们捡麦根）会把混
杂在麦根中的麦穗捡出来，玩耍的我们也会自觉参与进来，麦
根中飞扬的尘土将我们变成灰头土脸的泥猴。到了秋收的季
节，一开镰，社员们忙着收秋，孩子们便成了不挣工分的“捡田”
劳动力。大人们割谷子，我们捡谷穗；大人们割糜子，我们捡拾
落在地里的糜穗；大人们掰玉米，我们就用脚踩踏玉米秸秆，看
有没有落下的玉米棒子。只有捡拾后的农田，才准放野的牲口
进去啃食。

在北方漫长的冬天里，秋储是每家每户必做的事情。那个

年代，交通运输不便，又没有冷藏设备，所以冬天吃不上新鲜的
蔬菜。于是，每家每户一定要腌制几大瓮酸白菜，每户人家人均
准备二三百斤土豆、萝卜。储备的这些蔬菜，少说也得吃到第二
年的五六月份。当时，粮食产量低，每个生产队交足国家任务，
留下口粮，余粮也就所剩无几了。为了让每位社员都能吃饱饭，
于是在安排生产时，都要少种几亩粮食作物，多种几亩山药（土
豆）什么的。因为山药产量高，一亩能产四五千斤。我记得，遇到
好年景，十来斤山药折抵一斤口粮；遇到欠收年景，可能就是三
五斤山药折抵一斤口粮了。每家都要根据上年的情况，判断今
年能否够吃，如果不够的话，就在自留地里多种点土豆、葫芦等
替代食物当作口粮。

记得，生产队里每年起完山药，分配之后，空着的山药地还
要派人看守，不让“捡田”。如果不看守，那些伺机待发的女人们
早就趁着暮色进去捡了。生产队为了尽快消除人们的惦记，便
马上组织牛俱翻犁一遍，把落在土里的山药再捡回来重新分
配。然而埋在土里的东西再捡也捡不尽，总有落下的时候，人们
有这个经验。尤其是女人们，一听说放开捡了，饭也顾不上吃，
猪也不喂了，领着孩子，提着箩头，扛着三笊子、铁锹，连走带跑
地往山药地赶，生怕去晚了山药被别人捡完。一笊一笊地埃着
刨，一锹一锹地埃着翻，怕把宝贝漏掉似的。笊齿上突然带出颗
大山药，就像刨到金元宝一样高兴。刨出的山药，不是笊眼，就
是铲痕。山药受伤也无所谓，捡到总比没发现强。大小都要，一
个也不放过，小的喂猪，大的人吃，只要有收获就行。那些勤劳
的、肯下力气的、运气好的人家，有时能捡一两口袋（羊毛织的，
能装一百斤）。那块几十亩的山药地，最多时能聚几十号人，你
翻了，他不放心再翻一遍，遗落的山药一颗也不能漏掉，几天之
内不知翻了多少遍。农村人有个习惯，不管秋储足不足，都会出
去“捡田”。只要是队里允许的，捡到的东西归自己所有。但有一
点，绝不能借捡田之机，顺手牵羊去偷拿集体的东西。

人们除了在地里捡漏拾遗，还会四处寻找被“窃贼”盗走的
粮食。那就是去耗子（老鼠）洞里“捡田”，我们称作“扎耗仓”。记

得，队里每年种几百亩糜子，由于运输工具有限，割倒的糜子不
能及时被拉回场面，在地里少说也得放一个来月，粮食作物在
地里放置的这段时间里，也不知哪来的那么多老鼠，对人们辛
辛苦苦种出的粮食肆意践踏，放肆的老鼠常常把窝筑在糜铺
中，挑起糜捆时会有鼠崽从糜铺中掉出。狡猾的老鼠即使把家
安在了“粮仓”内，也知道这不是长久之计，也懂得为漫长的冬
天做储备，把粮食藏匿起来。等地里的糜子上场，会看到田野里
有好多老鼠洞，那些土多、陈旧、踪多、周边堆放过作物的老鼠
洞，可能就是老鼠储存粮食的“耗仓”。老鼠盗走人们用汗水换
来的口粮，人们也不会轻易放弃，等地里的粮食作物上场，那些
掌握老鼠活动规律的人，利用早晚的时间，拿着耗仓剑（铁钎一
端尖，一端环形作手柄）在田野中转游，有经验的人一看就知
道，哪是耗仓，哪是耗洞。沿着鼠洞走向，用耗仓剑刺探，如果耗
仓剑连续刺空，说明探住了耗仓，打开耗仓，便是人们想要得到
的、堆得满满的东西，最多时能搜出四五斤粮食，不管是连糜带
穗的，还是已被老鼠脱粒的，再次回归到种田人的手中，看着失
而复得的粮食，人们欣喜万分，真有如获至宝的感觉。取走粮
食，慢慢观察耗仓，你会发现老鼠还是一个建筑高手，把粮仓筑
在地下四五十公分处，鼠窝与粮食分得清清楚楚，有的分为上
下层，有的左右相间，耗仓四壁较光洁呈圆弧状。把耗仓里的粮
食揉簸干净，又成了勤劳人家的口粮。

随着科学种田，农业机械化、规模化大生产的实现，粮食产
量逐年翻番、数量结构丰富多样。粮、油、禽、肉、蛋、菜市场供应
充足，温饱再不是问题了，人们的生活水平也得到了极大地提
高，渐渐对落在地里的麦穗、玉米、土豆开始不屑一顾，那些曾
经“金贵”的东西，再也引不起人们的注意了。人们也从此失去
了弯腰的习惯，就连餐桌上也不知有多少粮食在不经意间浪费
掉。

虽然“捡田”已成为过去，如今人们虽然再用不着捡拾、或
一遍遍地翻刨遗落在土里的果实，但劳动人民那种勤劳和节俭
的品格，永远不能丢弃。

张玉福

捡 田
刘铁牛

瞭望河流的彼岸
沉酣的梦驾驶着小船在摆渡
遥远的炊烟剎那升腾岀一幅画
走进影子和声音砺磨的岁月

一眼就看见土炕旁的大锅
滾烫的酸粥盛满了七八个碗
那给力的精华
把春天锄头的腰扞挺直
把秋天镰刀的边刃磨快
跟着炊烟的脚步走去

饲养院冬闲的一壸红茶
老光棍一段下里巴人的评书
给贫瘠的男女老少填饱了精神的食粮
而炊烟的勤劳和善良
更多是启蒙了儿时的梦想
从温暖每一个汉字开始
直至成为技能换回生活的薪酬

命运就有了新的天地
噢！这远去的炊烟
在我心中留下的余烬
每当秋风吹起的时候
就会重新点燃


